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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华语乐坛都
展现出运动式发展的特点。突然出现，突
然大火，然后突然消失。从上世纪二十年
代的上海都市情歌，再到城市民谣、摇滚、
偶像流行，乃至目前走在浪头的嘻哈说唱
文化，每一种音乐模式的流行，都以人群
属性的变化开始，终于这些人的离场。但
他们只是不再年轻，而并非真正地离开尘
世。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大量资本和人员
涌入了“潮流”，而对那些满怀期待的人们
却视若无睹。
  近期发布的《洮河上的月光》恰是对
这种情绪的响应。还有人在期待着这样的
声音，是那时的夜空，是不语的流水，是妈
妈讲故事的谷堆。我们生而孤独，我们在
孤独中重获新生。
  倾听此歌，绵密且柔情的钢琴仿佛月
光荡开水面，一时间，听者仿佛被拉回了
上个世纪的一座小城。是缓缓流动的河
水，是泥泞的路面，是苞谷的芬芳和拖拉
机排气管留下的柴油气味。你若有幸生活
在那样一个时代，此歌的前半部分，就已
将你拉回了那个时代。
  片段式的流行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你记忆和情绪的青年旅馆，试
问，它们真的曾在我们心湖激起哪怕一次
涟漪吗？
  是的，我们需要平静，正如流淌千年
的洮河，正如亘古如新的月色。带着这样
一种情绪，我们展开了后续的旅程。简单
的两三笔，月光下的恋人徐徐走来，那是
真的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属于你我的故
事。悸动又令人害怕的夜，这月是我们恋

情最好的见证。夜风拂过，柳絮飘来，平静
的心被撩拨了。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们
鼓起勇气将彼此托付！这或许是那个年代
独有的勇敢。
  歌曲的故事到此结束。除去临洮象征
性的洮河和貂蝉，这首歌几乎没有试图与
你争夺记忆主权。一切都是那么的传统，
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
  简单，还是简单，简单的象征物并没
有强行构架在你记忆的深处。一捧月、一
湾水、一条路、一座城，可以是任何你经历
过的名字。作为一次久违的内心Spa，你可
以完全放心地将心灵交给这首作品。
  配器层面，这首作品体现了大巧不工
的特质，钢琴组作为主打，指尖拨动琴键
时的温柔仿佛月光安抚洮河河水一般，给
听觉做了一次Massage。提琴组在第二段
出现，将之前情绪的面团握在掌心，进一
步地推揉、捏搡，让愉悦的酵母在面团中
孵出气泡。
  而演唱方面，歌唱家王琇老师，更是
为我们展现了其强大的弱混功力。稳定的
气流穿过齿尖，把控极佳的轻颤感仿佛一
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特有的怯感，把歌词的
意蕴表达得恰到好处。胆怯什么呢？再往
后听，随后的处理为我们揭开了答案！
  “洮河上的月光，温柔千年的月光，你
不息地吟唱，吟唱情的绵长。”婉婉之音将
故事的答案揭晓，是情！是留在环境中人
类的情！这不是传统的“以物喻人”，而是
将二者平等地放在一个前提下。物是物，
人是人，人中有物，物中有人！而情感与自
然的平衡，也是词作者在创作时有意的设

计为之。
  长久以来，我们要么歌颂真实的情
感，要么着重造物的伟大，但将二者平等
地置于一种平衡的作品，却很是鲜见。这
当然源于创作过程中创作者本身的情感
溢出，但背后，是浓烈情绪引发共鸣，进而
产生传播乃至商业价值的底层逻辑。
  平稳的景色与平稳的情感，从一开始
就不会作为一种被考虑的部分，即使前几
年流行的民谣热中，歌词中过多的故事和
小细腻，也是一种情绪的外放。但《洮河上
的月光》几乎用最为简单的配比，完美地
调和了这种需求，人多物多，人少物少，每
个厨师都有自己坚持的口味和特色！但将
一切平均，对每一部分都慎之又慎，这也
构成了以另一种能力的体现。
  最后，这首歌给予我的思考是很意外
的。过去华语乐坛的每一次转型，几乎都
是颠覆式的。我们必须将过去的认为是

“落后的”“土的”“不够潮流的”，才能在它
们的反面构建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国。
  但作为客观存在的一批人和一种情
感，老去、让出舞台，是否意味着他们的生
活和存在也要被否认？《洮河上的月光》以
自己的问世提出了这种反思。是的，我们
都是土地的孩子，人固有的土地属性限制
着人们，但也提供了向上的支撑。我们或
许可以换一种思路，将过去这些真实存在
的故事和情感，视为我们走向更美好音乐
类型的一种支持。正是因为过去的配器足
够简单，所以旋律才会动听，也正是因为
动听得足够持久，人们才会去追求更加刺
激的生活和可能。过去的风格不但不老

土，它恰恰是我们走到今天的古老记忆。
  其实如果关注这些年的世界乐坛，大
量基于过去风格的民谣和Rnb开始重新流
行，新的音乐人经历了城镇化的物质富足
和精神空虚，一同将目光投向了上个世纪
的音乐氛围中。而《洮河上的月光》也在这
种大的趋势下回溯到早年城市民谣的怀
抱里，让一颗颗疲惫的心灵找到来到城市
之前的记忆。
  优秀的市场机制不仅仅表达在普通
商业活动中，文艺作品的生产和消费也应
是如此！《洮河的月光》出现，是反市场的，
但也是符合市场的。它没有一股脑投入到
目前消费的最前线去，而是退回到无人问
津，但有人期待的地方去，为我们缓缓讲
述它的存在。《洮河上的月光》创作组，敏
锐地察觉到这种情绪，在这个沸腾的时
代，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平缓。
  期待《洮河上的月光》的出现，让市场
更多注意到这类作品对浮躁的治愈作用，
当我们忘了我们要前往何处之时，不妨回
头看看我们从何而来！

  福，是幸福、福气、福运的意思，寄托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
求和对未来生活的祝福。每年春节期间在
显眼位置贴进门福、平安福、横福、倒福，还
将“福”字惟妙惟肖地用红纸剪成各种花鸟
鱼、鹿鹤桃星等图案，以示平安吉祥、幸福
美满之意。
  “福”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双手举酒
杯祭天的象形文字，祈求年年有福，岁岁平
安。经过岁月的不断更替，文字的变迁，最
后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福”字。在我
国，人们祈求福、喜欢福、向往福，在生产生
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福开头的诸多成
语，如福如东海、福寿康宁、福禄双全等。
  “福”字，它左面是衣字旁，右面分别是
一、口、田，左右结构，字面意思即：一个人

有衣服穿、有饭吃、有田种，这就是福。每逢
新春时节，不论南北东西，中国人都要写春
联，在门上贴“福”，或在大门正上方贴上
“耕读第”三个字，以示一家人幸福生活。物
质日益丰富的现在，人们对幸福生活有了
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要求，也有了更为广博
的收获，可以说遍地是福、福满乾坤。
  在我国一直流传着“腊月二十四，家家
写大字”的说法。写大字，就是写春联，写
“福”字。写春联的历史悠久，“福”字更是千
奇百态，关于“福”字的写法更是成百上千。
现在，有不少的家庭挂“百福”图，甚至还有
“千福”图，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福”字的发展
也源远流长，长期占据着人们生活的各个
空间。传统文化领域，康熙皇帝御笔所题

“天下第一福”，寓意长寿，暗含“多子、多
才、多田、多福”；山东泰山“平安福”，被誉
为泰山第一福，成为平安福字的文化代
表；剪纸“福”字，作为剪纸这一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一枝独秀，在祖国大
江南北随处可见，其巧妙构思独具一格，
美妙绝伦。建筑物上、器皿上的“福”字，
文化广场上的“福”字，都是形色各异，变
化万千。不同的城市还有“福门新天地”

“福禄苑小区”……
  这些年，出于对书画艺术的热爱，我也
加入书法艺术的行列，学习写“福”字，给亲
戚朋友送去节日的祝福。作为一名工会职
工，我也积极响应全国总工会迎新春“送万
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积极深入基层厂
矿企业、工地社区、园区职工家庭，为一线
职工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写春联、
写“福”字。一天下来，总少不了百十来个

“福”字和上百副春联，虽然身心疲惫，但却
乐在其中。在我看来，现在尽管人民生活富
裕，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没有变，无论什么
时候，人们都追求幸福，渴望幸福。如今年近
花甲，我依然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琢磨研
习，练习一个个神采飞扬的“福”字，感受汉
字之美，追求幸
福之美。

从《洮河上的月光》看传统音乐价值的回归
□ 江树雄

“福”字心得
□ 乔俊

  在深情悠长的生命交
响中，在曼妙多姿的时代
回音里，总有一些美妙的
声音在我们的内心镌刻下
深深的烙印。一路走过，
风吹雨落，鸟鸣虫吟，花开
梦呓，点点滴滴，皆成风
景。更有那校园里叮当作
响、不绝如缕的铃声，在我
的记忆里一次次流逝而又
敲响，如梦如幻，如诗如
歌，回味无穷。
  我对铃声最早的记
忆，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在家乡村学里就读的
点滴时光。其实，那时因
为教学条件艰苦，并没有
铃子及其悦耳的声音。满
村子一二十个天真淳朴的
孩子，挨挤在一间狭小的
土屋里，并在李老师的带
领下寒来暑往，日复一日
地进行着复式教学，咿呀
学语。日常上下课，也不
是特别准时。老师感觉差
不多了，就抹起袖子看看
腕上的手表，随后喊一声
“好，下课啦。”我们便像一
群欢快的麻雀从那扇褪了
色的油漆斑驳的破木门里
一拥而出，在操场里四散
玩闹。大约十来分钟，老
师再一次信手拿起木桌上
的一支竹杠或那块木质板
擦，在教室门框上使劲地
敲击，“哐哐哐”，边敲边喊
“哎，上课啦。”我们闻讯如
同一群小鸡仔听到母鸡的召唤而争先恐后地从那个门洞里钻进
去。随后，教室四周便溢出了琅琅的读书声，这让村庄平淡的日
子在朝晖夕阳里荡漾了起了无限欢快的韵律。
  倘若遇上雨雪天气而不能上学，便暗自庆幸可以美美地睡
个懒觉。但一切早已约定俗成。纵使遇上这样的天气，还是得
早早地醒来，趴在土炕上静静地等待老师远在上庄头突然发出
的悠长的哨声。要知道，一旦雨过天晴，路途可行，老师定会站
在自家门口，居高临下使劲吹响那支老式的铁质口哨。“簌噜
噜”，哨声借着有利的地势，随着山风像一簇簇箭矢，向村庄的
四面散射、传播。这时，我们知道又该上学了。于是，草草地起
床，匆匆抹一把脸，背上书包，相互吆喝着向庄子下面那间破旧
而亲切的土屋赶去。
  熟悉而简陋的村学里，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上三年级，
便要到邻村的一所八年制学校就读了。由于小时候还算聪颖好
学，有幸没被留级，因此提前好多小伙伴走进了邻村的大学校，
开始了一段新的学习生活。几百名师生的校园，瞬间让我感觉
天地宽广，大见世面。早晚走在伙伴之中，似乎很有些趾高气
扬。校园里，除了书声、歌声及孩子们的吵闹声，便是那响亮的
铃声了。清晰地记得在狭长空旷的校园中间，长着一棵巨大的
白化心梨树，常年四季，除了树冠里不绝于耳的声声雀鸣，树杈
上终日还挂着一个巨大的齿轮，锈迹斑斑，望而生畏。树缝里总
是别着半截铁棍，那是敲铃用的。细看，悬挂的铁丝早已深深地
勒进了树干，勒进了时间的腠理。铃子中空的边缘，也因为长时
的敲击而生出了许多卷沿和豁口。每当上下课，轮值的老师便
靸踏靸踏步行去敲铃。“咣——— 咣——— 咣”，上课铃响了。校园四
处嬉笑打闹的孩子们不约而同纷纷涌入了各自的教室。一时
间，校园内安静了下来。而当突然发出“咣咣咣咣咣咣”的急促
铃声时，都知道该下课了。于是，校园内瞬时便充满了欢声笑
语。寂寥而旷远的山乡也顿时活泛了起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幸运地考上几十里外的城镇高中，继续自
己的学业。而又是一如既往起早贪黑在铃声里来去匆匆，埋头
苦读，追寻着心中的梦想。但此时的铃声，比起昔日乡下的那个
大齿轮，早已讲究多了。宽敞的教室屋檐下，绿漆的檐板上悬钉
着一个黑色球冠状的铁铃，除非停电，否则它都始终如一在内部
小小铃槌的飞速敲击下，非常准时地发出“刺啦啦”的鸣响，并迅
即传遍校园。每个师生的心跳和脚步，都会在这样急促刺耳的
鸣声里条件反射般地加快或放慢。甚至，周边的住户居民也会
在按时按点的铃声里习惯性地劳作栖息，寒来暑往，日久天长。
  岁月如歌。一转眼，走上工作岗位都近二十年了。学生时
代的铃声，不时在内心里如涟漪般回荡。而不知不觉间，当我们
的校园内外响起了悦耳动听的音乐铃声，如《童年》《回家》《献给
爱丽丝》等经典名曲，伴随着广播里那女声温文尔雅、标准流利
的普通话播音，无形中不仅给人一种温馨的提示，更是一种美的
享受。我们在这样的铃声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和教
育的发展。
  悠悠铃声，一处校园常规的鸣笛，一个时代跃动的音符，一
种心灵深处的回响。无论从曾经的“哐哐哐”“簌噜噜”，还是到
后来的“咣咣咣”“刺啦啦”，再到“叮铃铃”以至如今婉转悠扬的
轻音乐，在漫漫时光的诗意变幻和多彩流转里，似乎依次映射着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以及智能时代的某些细微特质，而
又渐趋科学化、人性化、审美化，并在代代传承和创造中不断奏
响生命成长、社会发展和教育革
新的美丽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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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情，是任世杰诗词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
题。这个主题，贯穿了他从《苦乐斋诗抄》《苦乐斋诗
词》，到刚刚问世的《苦乐斋续稿》数十年的古体诗
词创作实践。同时，这也是我欣赏品味他的诗词创
作时最为关注的方面。
  我想通过对几首表现这一主题诗词的理解的
梳理，来努力尝试接近诗人的内心世界。

祭日忆母(五古)
  滴滴烛泪流，母恩忆难休。尤记少年日，糠菜是
珍馐。酒糟成美饧，弟饥号不停。小足不辞苦，娘亲
要远行。老家负米粮，一家饱肚肠。祭奠望遗照，眉
目倍慈祥。倏尔六秋过，岁月堪蹉跎。欲诗未一字，
眼中旋泪涡。冰雪覆南山，薄衾耐得寒？香灰落满
地，纸灰可当钱？腊尽将临春，除夕再接亲。凄凄天
已暮，且将冥币焚。

  这首《祭日忆母》（五古），诚如题目“五古”二字
所显示，全诗是极为浓郁的汉乐府诗风，古朴、拙
然，平易、亲切。在这朴素无华的陈述中，道出了母
逝子痛之殇。
  记得那年任老太仙逝，是个腊月头上。那一天
古城陇西下了一场大雪，厚雪如被，覆盖四野。能够
想象，当夜深人静，丧事的万般劳顿暂歇之后，诗人
寂然苦守于灵堂，对摇曳烛火，听堂外风声，自然，
千般母亲慈恩，都会涌上心头。少年时代的艰难，艰
难之中母亲对儿女的护佑，俱字字句句，娓娓道来，
如在眼前。饥肠辘辘，吃糠咽菜。陕西背粮，聊度饥
荒。件件桩桩，无不催人泪下。斯情斯景，没齿难忘。
  弹指之间，一个花甲倏然而逝。回忆往昔，何以
不使人倍感伤摧？而今慈母离去，永难再触，何以不
使人寸断肝肠？

哭陕西二弟（七古）
  关中六月夜飞雪，为兄灵前泪流血。曾留洪洞
槐下影，伴我留影人遽诀。影留才满百日整，缘何匆
匆雁翅折？魂魄跟随高堂去，悲矣难同陇山穴！渭水
奔腾逐秦云，白发人送灰发人。清酒三杯来奠地。瘦
骨棱棱已委尘。天似有情天亦泪，忽作倾盆洒孤坟。
伤心难诉声声泣，弟在重泉可听闻？六十六载唯辛
苦，半世锄禾日当午。本期稀年更望耄，岂料序空难
再补。当年欢笑已成奢，唯有坡头一堆土。不堪回首
心惨然，夜半惊梦疼肺腑。

  如果说，《祭日忆母》（五古），汉乐府诗风浓郁，
古意盎然的话，《哭陕西二弟》（七古）则太有杜甫、
白居易诗歌的吟唱风骨了。行行重重，复沓从容。但
这从容的述说中，却依然是失却骨肉的刻骨之痛。
  相较于《祭日忆母》（五古），某种程度上，《哭陕
西二弟》（七古）表达的伤痛更其沉重。也许，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母亲毕竟是常在身边，仙逝人悲，其悲
尚堪当。而自己少年时期，即随父远离陕西凤翔故
土，留下弟弟苦守田园。手足分离，几十年都在无尽
的互相思念中煎熬，如今，噩耗忽来，弟弟撒手人
寰。诗人其伤其痛，何以已哉！
  所以，这首诗，内涵更为丰富、更为深沉。喻为
六月飞雪，天兆凶讯。生不能同处一地，未来也难以
寒骨相守。此刻，白发送灰发，纵白发人痛苦嚎啕，
灰发人也再永难听见。多少悲情，撕心裂肺，情何以
堪？情何以堪？
  这样一种亲情的深沉呜咽。犹如交响乐中大提
琴担任主角时的低沉、压抑、悲催。但是，更让我想
起杜甫“三吏三别”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一句话：真情出好诗，真情出诗人。
  任世杰诗词中这些现实主义的成功典范，相较
于那些无病呻吟之作，天壤之别，俊然断矣。希望这
些佳作，能够成为诗词爱好者们学习的榜样，更成
为深思的对象。我想，这当是它们基本的意义之
所在。
  任世杰先生内心的亲情是非常绵柔的，也是非
常厚广的。这一点，我在多年前对《苦乐斋诗词》的
学习中就强烈感受到过。现在，在对《苦乐斋续稿》
的学习中，又一次受到了这方面的强烈冲击。这种
冲击，不只限于他对去世的母亲、弟弟的刻骨思念，
不只限于他对家中妻子、儿子亲情的深情流露，更
是广及于他身边好友友谊的个人记述。让我出乎意
外的是，他的这本诗集中，几乎所交好的文学艺术
好友的友谊，他都有逐个的吟唱。张君义、苟正祥、
常孝行，这些曾经活跃于当地美术、音乐、文学天地
的艺友益友们，不幸离世，他都有切肤之伤的表达。
而我重点要说的是，任世杰古体诗词文学创作中的
这些亲情主题诗歌，它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
有什么文学价值，以及超出于文学之外的价值？
  我认为，它们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内心世界极为
丰富的一面，感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人格温度。这
种丰富和温度，不仅构建了诗人唯真的性情，而且
铸造了诗人的文学魅力、人格魅力。
  就文学魅力，我们说，它源自我国诗歌历史中
恢宏而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一句话，现实主义，光
华不灭！
  就人格魅力而言，它们更启迪我们如何去处
世，如何去做人。这个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远大于、
超越这些文学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了。
  如果非要说这个意义和文学有关，那就是：文
以载道，文心化人。
  任世杰先生做到了。

真情出好诗 真情出诗人
——— 任世杰诗作中的亲情温度

□ 薛庆余

收获季节 （国画）   肖辉 作

  以定西籍和定西艺术家为主体，
甘肃、北京、湖北、上海4省市艺术家
联袂创作歌曲《洮河上的月光》。
  这是一首吟唱风光美、人性美、
真情美的歌曲。
  歌词词中有画、画中含情，曲调
柔中蓄美、美中蕴情，把美丽风光与
纯真情愫自然地高度融合，提供了恬
静而纯情的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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